森林深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见证社区力量
汽车在蜿蜒的阿壤公路上畅行。从车窗望出去，一边是高耸的山脉，一边是挺拔翠绿的森林。山间有风轻拂，路沿有溪淙淙，让人禁不住想哼唱美国70年代的经典乡村民谣《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most heaven”（如天堂般）。开车的是周巴，他正载着我们去往森林深处的家，距离阿坝县城76公里的柯河乡。
无人问津处，鸟兽悠游
周巴看起来不到40岁，眼睛亮亮的，瘦高身材，穿一件轻薄的灰蓝色夹克。一路上话不多，显得有些腼腆。停歇的间隙，他向我们解释道，因为自小接受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汉语是长大后离开寺院自学的，“我的汉语说得很差”，露出谦虚的笑意。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四川省西北部，平均海拔在3500~4000米之间，州境大部分传统上属于安多藏区。柯河乡位于州境西南部，与青海省接壤，四个自然村落依长江支流大渡河的上游玛可河而建造。雪豹、棕熊、马麝、赤狐、白马鸡等许多珍稀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生态价值和物种丰度上，这里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脉相承，但因行政规划原因未被划入保护区。
这个从卫星地图上看被碧色山脉所掩藏的村落面积约765平方公里，总人口不足2000，是一个纯藏族居住的村庄，藏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99%左右。藏语“malo”即“玛”，既指玛可河，又指玛可河源头一种高大的花楸树。“rongba”即“荣”，意为农民。“玛荣”意即住在长着malo这种植物的河边的农民部落。
由于地理阻隔与交通不便，鲜有开发者与游人抵达。生长于此的藏族人基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过着半农半牧、自给自足的生活，以采挖虫草药材、种植青稞、提炼酥油、制作黑陶和马鞍为主要生计来源，与周围的自然紧密而和平地共处了千年之久。
神山圣湖的家园之变：毒鱼、盗伐、盗猎
藏族青年周巴的故事始于一种颇具传奇色彩的大鱼，因体型硕大、性情凶猛而被当地人称之为“鬼鱼”。这是一种来自远古冰川时期的冷水性鱼类，学名川陕哲罗鲑，体长可达2米，活泼健泳，以其他小型鱼类及河岸边的鼠和鸟类为食。每年春天水流湍急的时候，周巴和其他村民们一样，喜欢到河边观看“鬼鱼”在河水中游弋，时而在急浪中翻滚，时而跃出水面，十分生动有趣。这也吸引了慕名而来的外乡人，与本地村民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满足于观鱼，而是带着工具来这里钓鱼。
在藏族人看来，每一座山、每一片湖，都有特定的神灵居住其间。著名的年保玉则神山以南北为界将青海和四川省分开，玛荣部落崇拜的神山是年宝玉则的女婿，名为“峒格”。世代居于此的藏族人们要保护神的家园和居住其中的动植物，并定期举办祭祀、供养、祈祷等活动，以求获得神灵庇佑。但这种信仰连同背后“众生平等、慈悲护生”的行为准则，却不适用于闯入的外来者。
2004年，村民们发现河面浮着一批“鬼鱼”及小型鱼类、水生昆虫的尸体。这种性情凶猛的大型鱼类处在河流食物链的顶端，绝无可能突然之间大量自然死亡。他们很快判断出这是恶性的投毒事件，外来的非法捕捞者在河上游投掷过量的药物，等待“鬼鱼”晕厥或死亡后漂至下游，再用渔网收集后拿到县城市场上进行贩卖。
川陕哲罗鲑在第四纪冰川时期随着冰川从北向南扩散至海拔较高、水温较低的河流中并生存下来[1]，是青藏高原上唯一存活至今的哲罗鲑[2]，对于物种演化、保护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数亿年后的今天，除了遭遇非法捕捞，它们还面临森林砍伐带来的河流生境退化、以及工程建设阻断其产卵洄游通道等人类活动的影响，适宜栖息地不断缩减，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如今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森林也同样面临危机。周巴曾在山上发现非法伐木和盗猎野生动物的痕迹，有时甚至人赃俱获。没有执法权，他就与同行的几位朋友一起上前劝说，仅有的威慑是向媒体和公安机关举报。毒鱼、盗伐、盗猎，外部的破坏性事件刺激着周巴，他决定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守护自己的家园。
传统智慧与保护科学结合，行动的梦想家
2007年，周巴受到年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创始人扎西桑俄的启发和鼓励，与柯河乡的三位青年人（秋果、罗珠、春天）共同成立了玛荣峒格环保小组，开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态保护探索之路。除了开展反盗伐盗猎的监测巡护等工作，玛荣小组还希望通过发展小规模的生态旅游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玛荣，改善当地人的教育和生活条件，同时留住家乡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
玛荣小组走的是一条结合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科学的路径。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和习俗，这几个藏族青年向村里的耄耋老人学习黑陶制作工艺，并接受自然保护机构的纪录片培训、拍摄制作多种题材的文化纪录片；为了保护当地的鸟兽草木，他们采集当地稀有野生动植物的遗骸制作标本，绘制本土物种的生态唐卡，走访村里的藏医和成都的高校专家以探讨治疗野生动物藓病的方法……
在持续数年的、具体的保护行动中，周巴数度接受外部机构的资助和扶持，并在柯河乡的社区和小学举办展览和科普活动，动员了更多人加入保护家园的队伍。村民们慢慢有了维护家乡生态的意识，一旦发现盗伐的迹象或是野生动物意外死亡的尸体，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周巴或其他小组成员。2015年，小组扩员至11名志愿者，全部为当地村民，其中还有2名青年女性，这在男尊女卑的传统藏族社区尤为不易。
2021年11月和2022年1月，通过小组放置的红外相机，周巴首次发现豹和雪豹在同一地点（海拔约3600km）交替出现。 雪豹为高原地区的岩栖动物，主要生境为高山裸岩、高山草甸、高山灌丛和山地针叶林缘，极少进入森林之中。 雪豹如何在柯河的高原森林条件下活动、是否因为气候变化而拓展生存空间（迁移扩散至海拔较低的林地）、是否改变猎食物种、种间竞争关系是否发生新的变化？ ……面对这些疑惑，周巴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找到答案。
下一步，他计划通过布设更多的红外相机点位，同时借助藏民与野生动物共存的长期经验，与社区共同开展野外调查监测，建立柯河当地的雪豹及其猎物种群的信息收集网络、填补本地区雪豹关键保护信息的空白，并将社区生计由务农、公路建设、挖虫草等高度依赖生态资源、短期、或较为脆弱的产业扩展到气候变化背景下更加专业、可持续的环保服务中。目前该计划已获得一家民间自然保护机构6万元的专项资助。
我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心愿，源于我们的文化，也来自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片生物多样性富饶却脆弱的土地上，保护行动者们的内生力量生生不息，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模式正焕发独特生机。
社区保护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30x30”目标
自然保护地概念下，我们所熟知的自然保护区是受到最严格保护的区域，社区保护地则兼顾了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社区保护地及其保护模式的重要价值。在刚过去的2022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其重要程度相当于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巴黎协定”。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具体目标3“30x30”，承诺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迄今为止，全球受保护的土地和海洋面积分别为17%和8%[3]）。考虑到各方现实，目标3对“有效保护”的定义，除了正规保护地，也包括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即保护地外的保护，同时认可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传统土地权益及其可持续利用权益。这是这一框架的重要进展，也是全球原住民社区不断争取的结果[4]。
2022年6月，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巴西办公室发起了名为“我们所需的亚马孙（The Amazon We Need）”考察活动，与当地生态专家共同前往巴西毁林热点Manicoré。亚马孙河的最大支流马德拉河（Rio Manicoré）穿过Manicoré的中心，这里的原住民社区为反对商业伐木和采矿、建立可持续发展保护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rve，RDS）奋斗了16年之久。
2022年3月，Manicoré的传统社区终于获得了可持续使用土地的集体特许权（a concession for the real rights of use,CDRU）[5]。除了确保保护亚马孙河极其重要的一部分，CDRU还将帮助保护居住在河岸边的4000名社区成员传统的生活方式。
到今天为止，占世界人口5%的原住民的传统土地上，拥有全球80%的生物多样性[6]，尊重并确保原住民和社区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权利，将是对抗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的关键力量。无论是玛荣还是Manicoré，他们捍卫自己生存家园的故事仍在续写中，保护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自然区域，同时保证原住民群体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他们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两条交错而并行不悖的共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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